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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体性与 “东北女作家群 ”
王春荣

（辽宁大学文学院�辽宁 沈阳 110036）
　　〔摘　要〕如果将地域文学置于现代性语境中�就会发现�与 “东北作家群 ”相对应的还有一个 “东北女作家群 ”。
提出 “东北女作家群 ”这一文学史概念�意在以性别差异为基础�运用 “女性中心批评 ”视角重建女性文学传统；以
“主体性 ”的生成与发展为轴心�阐发 “东北女作家群 ”历史主体性、群体性的建构；以一以贯之的 “草根情怀 ”和 “底
层叙事 ”的创作定位�概括其鲜明的东北地域特色�从而为地域文学和女性文学研究提供新语境、新维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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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、问题的提出
“东北作家群是一个有潜力、有才华的作家群�

在三五年间�它经历了萌发、崛起、成熟的发展过程�
艺术上也由初期的粗糙峻急�迅速转向雄健壮阔、深
邃凝实。在现代文学史上�如此紧贴时代潮流而波
澜迭起�风格独标而丰富多彩的作家群�是不多见
的。” ［1］ （Ｐ525）杨义在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中对 “东北作
家群 ”的高度评价道出了学界共识。那么�在现当
代文学史上�有没有一个与 “东北作家群 ”相对应的
“东北女作家群 ”？这种追问的意义�首先在于有可
能扩展地域文学研究的视野�寻找一种可持续的学
术途径；另一方面�尝试以 “女性中心批评 ”视角审
视这一问题�可以去除父系话语系统对历史真实的
“误识 ”�重建女性文学传统；同时�还可以探索女性
群体主体性建构的过程�由此考量女性在文学现代
性途程中的特殊贡献和艺术风采。

事实上�在 “重写文学史 ”思潮推动下�在西方
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土化的进程中�已经出现了一
些从女性文学批评视角或性别研究维度对东北地区

的女作家作品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�批评话语中已
经出现了 “东北女作家 ”、“沦陷区女作家群 ”、“满洲
女作家群落 ”等称谓和命名。基于此�笔者认为�应
当旗帜鲜明地提出 “东北女作家 ”的文学史概念�与
“东北作家群 ”相互辉映�重建东北文学新的叙述形
态。笔者以为�“东北女作家群 ”命名的理由有这样
几点：

第一�“东北女作家群 ”是一个历史的存在�也
是一个现实的确证。界定 “东北女作家群 ”�首先是

以其所生存的需求、所创作的基地为出发点�这对女
作家来说尤其重要。对东北女作家来说�写作是她
们生命的需要�是她们生存的一种证明�而赖以生存
的根基就是东北这块 “冻土 ”。从上个世纪 30年
代�她们已成为了 “东北作家群 ”的骨干�像萧红、白
朗、葛琴等在 “东北作家群 ”给文坛带来的三次冲击
波中�都分别展示了她们的时代风貌和艺术创造力。
而在当代文坛上�东北女作家迟子建、孙惠芬、素素
等更是以前所未有的艺术天赋�显示出在当代文学
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�如果没
有 “东北女作家群 ”的坚持和努力�现代文学史和东
北新文学史就是残缺的、不完整的。我们对它的重
读和重构�不啻对生养我们的东北大地的再度亲近
和膜拜�是对历史老人的尊崇和敬畏。

第二�文学批评的性别差异研究为 “东北女作
家群 ”的命名提供了新语境、新维度。 “在文学批评
上�女性主义理论因此把注意力从性别角色移向以
女性中心、以性别差异的基础�重新建构女性文学传
统。” ［2］ （Ｐ300）以往对 “东北作家群 ”的研究一般都采
用地域文学史批评方法�关注的是东北作家在中国
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贡献�探讨的是作家的乡土
意识和东北特色。这种批评方法虽然对 “东北女作
家群 ”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背景和理论参照�
但是�将男女作家捆绑在一起�给予一个同样的无差
异性的批评尺度�看似平等�实际上已把女性文学的
主体性淹没在一般主流话语中�无视了她们独立存
在的历史价值。所以�我们有必要回到 “大历史 ”�
回到女性与男性作家共建的现代文学史�把 “东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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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作家群 ”和 “东北作家群 ”置于一个共同的历史时
空�既看到她们在主流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�也要
看到 “女作家群 ”的地域／性别的个性化特征。事实
上�如果说以往的历史叙述缺少了东北女作家的身
影�那么�她们只是被男权话语、主流话语所逐出、所
覆盖�而她们自己并没有游弋于历史轨迹之外。所
以�我们必须要回到特定场景之中�探索和发现历史
的真相与足迹。

第三�女作家群体的出现是女性主体生成的标
志。现代性的一个突出表征就是主体性的生成与张
扬�女性主体性只有在她取得了话语权�有了言说的
机会才能得以确立。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不乏女作
家的身影和业绩�但是�零星出现的女作家即使成就
再大�也只能被视为一种偶然的文学现象�也只能被
淹没在 “男性话语中心 ”的汪洋大海之中。而一旦
女作家以群体性的阵容异军突起�就会创造出令人
刮目相看的文学景观�标志着这个 “弱势群体 ”文化
爆发力的空前高涨。文学现代性是一个建构的过
程�在这个过程中�不仅有男作家雄壮的参与�也有
女作家的飒爽英姿�甚至可以说女作家的兴起和参
与这一现象本身就标志着现代性的凸现。

综上�确立 “东北女作家群 ”的文学史概念�把
“东北女作家群 ”作为一个独立的、具有审美主体性
的历史存在�来寻找女性文学的创作传统�这不仅仅
是将东北女作家从 “东北作家群 ”中剥离出来�而且
是以性别文化诗学的视野重读东北文学史�重解
“东北作家群 ”。这无疑是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
一个新视点。

二、“东北女作家群 ”主体性、群体性的建构
“东北女作家群 ”主体性的确立与张扬�彰显出

东北女性文学的文化审美内蕴�描绘出文学创作主
体的精神成长的轨迹。上世纪30年代的东北女作
家的主体性�是伴随着启蒙现代性而生成的。女作
家的文学创作动机首先缘于对自我生存困境的突

围。她们以笔为旗�用自己的声音对抗父系文化秩
序的压迫�试图从捆绑她们的 “四大绳索 ”中挣脱出
来。女性写作即 “娜拉言说 ”�为女性寻求生路、争
取个性解放打开了通道。一旦她们掌握了话语权�
就有了主宰自己生存权的空间�也就有了为同胞姐
妹发声的机会。所以�初期东北女作家群的创作�在
更广大的意义上是为了拯救女性弱势群体的一种呐

喊。萧红 “女性的天空是低的 ”、“羽翼是稀薄的 ”言
说�已经把自己融入了女性群体之中�道出了那个时
代女性生存处境的历史真相。在创作中�萧红们正

是以底层妇女的 “生与死 ”的挣扎为切入点�在揭示
“女性压抑 ”主题的同时�渗透和流露着国家、民族、
地域的想象�诠释了那个时代的 “图存救亡 ”的大主
题。这说明女作家的主体性与国家、民族、地域整体
的同构性�而且�此种主体性特征一直延续到当代东
北女作家的创作思想中�构成一种女性文学传统。

当代东北女作家的主体性在 “审美现代性 ”的
思潮中得以重建。这表现在既在文化精神上传承前
辈主体精神�也在新生活、新境遇、新思潮中开创新
境界�具有现代性＋后现代性的双色混容状态。她
们没有放弃启蒙主题的开掘�而且更具有审美自觉
性�女性文学创作的关东风情、民间情怀、诗化女性
经验等特点更为鲜明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�东北女作
家群的创作走势愈加健朗�成就可观。尤其值得赞
誉的是�在 “茅盾文学奖 ”、“鲁迅文学奖 ”这两个当
代文学最高领奖台上屡屡可见东北女作家的身

影－－－迟子建的长篇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荣获 “茅盾
文学奖 ”；她的《世界上所有的夜晚》和孙惠芬的《歇
马山庄的两个女人》获 “鲁迅文学奖 ”中篇小说奖�
素素的散文集《独语东北》、林雪的诗集《大地葵花》
等也是 “鲁迅文学奖 ”的获奖作品。这些作家及其
作品将时代精神、地域文化、草根情怀和女性自主意
识、文体创新意识有机融合�构筑了无可替代的 “东
北女作家群 ”的当代风采。

“东北女作家群 ”的生态结构是逐步建设和完
善的。这个群体经历过一个艰难的建构过程�其结
构成分也很复杂。它既包括土生土长的老东北女作
家�也包括因各种主客观原因从内地 “移民 ”到东北
的女作家；既有战乱时期的战士／诗人�也有50后、
60后的女作家以及70后、80后新生代女作家。她
们从20世纪30年代起�就在东北这块黑土地上辛
勤耕耘�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东北文学及中国
现当代文学贡献着自己的才智。她们当中�有直接
受鲁迅扶持誉满文坛的萧红�也有在沦陷区以文学
为武器坚持抗日的梅娘 （有 “南玲北梅 ”之称 ）、吴瑛
等；有新中国第一个 “工业小说 ”的拓荒者草明�也
有从老解放区北上的李纳；有被政治风云无情抛到
北大荒的文坛宿将丁玲�也有从大都市上海 “落户 ”
到黑龙江的 “知青族 ”代表张抗抗；有新生代的 “小
萧红 ”迟子建�也有从黄海之滨独自游走北极村的
素素；有老沈阳的白朗�新沈阳的马秋芬。另外�还
有戏剧家颜一烟、儿童文学家王立春、底层叙事的孙
惠芬、日常化写作的女真；满族作家康启昌、朝鲜族
作家金仁顺……�这真是一支队伍可观、创作实力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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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的女作家队伍！她们是东北文学和关东文化的拓
荒者、建设者�是一支特殊的文学劲旅。

显然�“东北女作家群 ”以其自觉的 “本土化写
作 ”意识和鲜明的东北地域特色为标志。这一点不
仅与 “上海叙事 ”、都市风情有明显差别�同是区域
女性文学�也与华北地区、湖湘等地的现代女性文学
样式和风格相区别。她们所提供的一大批优秀作
品�都是在明确的历史意识和自觉的地域文化驱动
下而成就的�其中�有的作品正以开先河的意义而成
为现代文学史和东北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。像萧红
的《生死场》、《呼兰河传》�白朗的 《生与死》�梅娘
的《蚌》、《鱼》、《蟹》�但娣的《安蒂与马华》�李纳的
《煤》�颜一烟的 《盐丁儿》�草明的 《原动力》�陈学
昭的《工作着是美丽的》�丁玲的 《杜晚香》�张抗抗
的 《北极光》�迟子建的 《北极村童话》、《伪满洲
国》�孙惠芬的《歇马山庄》、《吉宽的马车》�素素的
《北方女孩》、《独语东北》�等等�一批又一批优秀作
品�以其鲜明的东北地域风情和女性独特的文化审
美意蕴�扎扎实实地确立了女作家在东北文学史上
的显赫地位。因为她们的存在�东北新文学史更具
有了十足的成就和神韵。
30年代的贡献�沦陷区的坚持�新中国的转型�

新时期的突破�新世纪的新篇章－－－ “东北女作家
群 ”经过几代人的前赴后继�在白山黑水之上绘出
了一条清晰可见、堪与 “东北作家群 ”并行共进的辉
煌历史。从某种意义上�我们对这一群体的关注�乃
是对文学创作生态平衡的构筑。

三、“新东北 ”对 “老东北 ”审美精神的继承与转
换

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�不同时代的女性
文学自然也有不同的审美取向和话语形态。东北女
作家从萧红到草明�曾经实施过一次审美转型；从草
明到迟子建等�再度实施了审美转型。如果说�草明
们是以女性委婉的笔致不自觉地冲淡了 “政治文
化 ”叙事；那么�迟子建、孙惠芬、马秋芬、素素等则
以鲜明的民间文化立场�娴熟的民间话语和个人叙
事方式开掘了大东北的诗意�重塑了东北女人刚柔
相济的艺术形象�构筑了生生不息、既凝重而又豁达
的东北文化精神。

同为东北女作家�“老东北 ”和 “新东北 ”女作家
总是在不断的变化、调整着创作审美追求�实现了文
化审美的时空转换。仅以萧红和迟子建相比较�就
不难看出�“作为东北文坛世纪始末的两位优秀女
作家�萧红和迟子建共同关注着黑土地�但其乡土小

说在相似之中又存在明显的差异。就创作母题而
言�萧红倾向于以现代启蒙者的身份对乡土进行冷
峻的审视与批判�迟子建则倾向于对乡土的缅怀；就
审美而言�萧红的创作体现出张力美�而迟子建的创
作则表现为和谐之美。总而言之�萧红的乡土小说
表现出明显的现代性�而迟子建则有向传统回归的
倾向�两人各自代表了东北乡土文学的两种不同创
作路向 ” ［3］。萧红们是把批判国民性作为文学的主
题�始终不渝地坚守自己的文学精神；草明、陈学昭、
白朗等在新时代则把文学视为激励人们建设新中国

的工具�以主人翁的姿态书写了中国妇女解放的精
神成长史。 “工作着是美丽的 ”既是时代赋予女性
的机遇和权利�也是女性文学的文化审美选择。比
起前辈作家�20世纪末的新东北女作家�似乎已从
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 “启蒙者 ”的文化身份转向了
“边缘人 ”的大众文化身份�她们所追求的是自觉的
文化审美和民间化叙事�她们在民间文化立场上自
觉地进行文化审美和个人化叙事。但是�她们并没
有放弃文学家的责任和使命�而是从历史的边缘曲
折地回应了时代的询唤�重构了大东北的文化精神�
在那刚强、硬朗的关东风情中透出 “民间理想主义 ”
的脉脉温情。迟子建则是她们的代表。迟子建的创
作首先关注东北特殊的历史�两部长篇一是对 “伪
满洲国 ”这一特殊的地域题材作了艺术演绎和个人
化阐释�填补了这一题材领域的空白；另一部 《额尔
古纳河右岸》在题材上更具特色�“这是一部描述我
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族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

长篇小说�似一壁饱得天地之灵气�令人惊叹却难得
其解的神奇岩画；又似一卷时而安恬、时而激越�向
世人诉说人生挚爱与心灵悲苦的民族史诗。” ［4］ （Ｐ1）
作品以年届9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女酋长自述为
主线�她的心灵之声像一条河�流泻着女性精神成长
的秘史。正是从这样一个角度�迟子建所吟唱的不
仅仅是一个弱小民族的挽歌�更是一曲具有历史感
和世界性的女性生命之歌。

顺应时代的 “宏大叙事 ”和性别立场的女性叙
事�萧红们以对黑土地的现代审视、启蒙姿态、文体
的散文化倾向确立了她们美学风格。 “老东北 ”女
作家笔下呈现的是 “冻土 ”文化蕴含的激情和诗意�
在她们雄迈而细致的笔致中透露出东北人民不屈不

挠的民族精神。像 “生死场 ”中挣扎着的王婆、月英
和 “小团圆媳妇 ”等�都是这一精神的写照。而 “寻
找北极光 ”、“亲亲土豆 ”、重审 “二人转 ”、“独语东
北 ”等�则是 “新东北 ”女作家新时期自觉的文化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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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。她们怀着对 “北极光 ”的向往回归田园�表现出
对已经转暖的东北大地深深的敬仰�以一种 “温情
化 ”的书写体现出对和谐美的追求。 “在‘所有的夜
晚’里�迟子建都不忘弹响祝福的琴弦�都不忘点燃
心灵的烛光。她通过对那条执著的等待主人蒋百归
来的狗的描写�来激活人对温情和忠诚的感受能力。
她在小说结尾部分对蝴蝶的描写�更是将一种诗意
的、温暖的情感抒发推向高潮…… ” ［5］同样�马秋芬
的《蚂蚁上树》“充满女性特有的温情和体贴�细致
委婉的写出了乡下人进城之后的并不顺遂的经

历 ” ［5］。而素素的 《独语东北》、《纵酒地带》、《烟
礼》、《火炕》、《永远的关外》等状写东北的独特笔
致�让作品具有了充沛的艺术感染力�她的 “独语 ”
方式�不仅绘出了大东北的 “另类 ”图景�也为读者
提供了读解东北文化的精神指南：“沿着素素所出
示的这条秘密通道�我们很容易就来到了心灵的地
平线�惯常所说的雄性、粗犷的东北�已不再抽象�它
有了酒、球、歌谣、逃亡、火炕这些物质外壳。由此�
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素素的文风不像一些人那样玄

虚�不像一些人那样追求一种形而上的飘忽效果�她
选择了朴素和真情。” ［6］ （Ｐ260－261）

如果说萧红是以钢戟似的笔触直逼国民的 “根
性 ”以及以 “不甘�不甘 ”的遗憾�体现出强烈的内在
情感张力；那么�自觉的文化寻根意识、追求独特的
地域特色、相对明显的女性化书写�则构成新东北女
作家鲜明的叙事特征。黑土地所赋予的 “雄迈 ”之
风和女性与生俱来的 “细致 ”笔触相融合的双色风
格是新老东北女作家所共同拥有的。新老女作家们
对大东北这块黑土地始终怀着赤子之恋�视黑土地
为她们的 “生身之地 ”、“文化之根 ”�无论她们生活
在 “中心 ”还是 “边陲 ”�无论南下还是北上�都魂牵
梦萦着大东北�书写大东北既是她们文本的表层叙
事结构�也是她们永恒的心灵之声。

当然�我们还应该看到�同为东北作家�女作家
和男作家在叙事视角和话语方式上的差异也是鲜明

的。诚如鲁迅对萧红 《生死场》的评价和郭沫若对
草明《原动力》的评价所揭示的那样�面对同一片黑
土地、同一类题材�两性作家显现出了不同的笔致。
儿童视角、女儿化叙事、边缘化叙事、诗化、童话和寓
言等都是女作家常用的得心应手的叙事方式�女作
家面对时代的大主题和硬性题材�往往采取女性的
“委婉 ”之笔 “中和 ”或 “软化 ”硬性题材�从而体现
出两性作家的风格差异。两性的差异和互补�共同
描绘出大东北多彩的风情和雄迈的文化精神。

四、一以贯之的 “草根情怀 ”和 “底层叙事 ”
“底层叙事 ”�应该视为新文学的重要传统。所

谓 “底层叙事 ”�可以划分为 “启蒙化的底层叙事 ”、
“视点下移的底层叙事 ”、“底层人身份的底层叙事 ”
三种不同形态�是从创作主体出发�依据作家的创作
立场和写作姿态加以界定的。我们看到�女性叙事
与 “底层叙事 ”更有着天然的关联性�主要原因就在
于创作主体与对象主体同为边缘的身份同构性。

“东北女作家群 ”具有多重边缘文化身份。这
种多重边缘性�首先是基于生存空间的边缘。在中
国版图上的东北边塞位置决定她们远离中心地带�
处于地域文化的边缘；从中国大文学的版图上看�东
北女作家似乎仅在地域研究中略占优势�居于文学
图式和文学批评视野的边缘；作为女性�无论身处何
时何地�性别身份的 “专制 ”注定了她们的边缘性。
如此多重边缘性构成一股合力�仿佛套在东北女作
家脖子上的锁链�宿命式地决定了她们的审美困境。
东北女作家的文化记忆显然是寒冷的、压抑的、保守
的�但是�从积极的方面看�正是这多重边缘性赋予
东北女作家奋力挣脱锁链、渴望自由飞翔的动力。
她们往往不追赶浪潮�不追逐时尚�稳稳地站在边缘
地带�甘于寂寞�“独语东北 ”�努力构筑了鲜明的地
域性和个性化的美学特征。

“东北女作家群 ”的多重文化身份�体现在其文
化教养、地域人文环境、性别文化身份的认同与反叛
等诸多方面�而这一切又都与民族、国家、文学相关
联。她们接收的既有殖民主义奴化教育�屈辱的
“亡国奴 ”身份；又有民主主义、爱国主义教育�不屈
服的战士身份；既有千百年来儒家的传统�又有现代
启蒙主义思潮�勇于担当的 “启蒙者 ”身份。虽然�
她们都曾经向着主流和中心地带 “跋涉 ”�但是与生
俱来的 “边缘感 ”、乡土观念始终占据着她们的心
灵。她们是曾经的思想启蒙者�也是当下的文化重
建者。从萧红到迟子建�时代不同�主体的价值取向
不尽相同�作品的风格样式不同�但是�始终不变的
是她们那充满人情味的平民意识和 “草根情怀 ”。
她们曾经与 “王婆 ”一道喊出抗日的最后吼声�现实
中也深沉地质疑 “蒋百嫂 ”的寂寞之夜�并为女性
“所有的夜晚 ”的寂寞吟唱着挽歌。
在萧红时代�东北女作家就把笔触插向生活的

最底层。梅娘的小说如张中行所评�横透着大众的
时代气息。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�像普罗米修
斯那样从西方窃来先进的思想和技术文明之火�在
中国这块古老而保守的土地上掀起了以启蒙为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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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新文化运动。此时的作家创作主体定位在居于民
众之上的 “启蒙者 ”�他们的文学既是为强国�也是
为救民。这也是第一代东北女作家的使命。直接受
鲁迅文化精神滋养的萧红�无论在 《生死场》还是在
《小城三月》�一以贯之的文学主题就是批判 “国民
性 ”�书写那些忙着生、忙着死的 “草根族 ”。当然�
与鲁迅不同的是�萧红的主题开掘总是从地域生活
和女性经验入手�这就使她的笔下同时绘出了两幅
“生存图式 ”：一幅是北方人民的生死 “略图 ”；一幅
是生活在冻土之下的北方妇女的生死图式。这两幅
图式的底色无疑都是 “国难乡愁 ”�然而�如 《生死
场·序》所说�“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�死的挣扎�
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；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
轨的笔致�又增加了不少的明丽和新鲜。”对于萧红
来说�作为这一弱势群体一员和先知先觉者�她最了
解、体验最深的�自然是女性生存的困境�特别是东
北地区女性生活在多重压迫之下的艰辛处境。女作
家对她们的 “苦难图 ”的描绘�既是自我生存样态的
真实写照�也是试图唤醒同胞姐妹自主性的启蒙
“宣言书 ”。
迟子建们 “并未采取当下创作经常见到的精英

知识分子的叙事态度和理论立场�而是从民间的文
化氛围和世态人情中走来�摹拟出或苍莽、或空灵、
或浪漫、或忧郁的美丽诱人的人生瞬间 ”�她们 “以
自己特有的女性感觉�以理想之光照耀下的温情的
意境、情绪、氛围营造出深厚的感染力�以温情的叙
事态度重构希望和失望并存的灰色世界……它直接
来源于世俗生活故事的提炼和升华�来源于自然生
长的朴素本色的欲望、伦理和民间情感 ” ［7］。像 《雾
月牛栏》、《逆行精灵》、《白银那》、《热鸟》等都属于
这方面的作品。

马秋芬的 《到东北看二人转》同样体现了东北
作家对当下民间文化的关怀。她从东北民间文艺中
选择了 “二人转 ”这一被称为 “路边上的死不了 ”的
民间文艺现象�开掘了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东北民
间文化精神。她通过对 “二人转 ”这一民间文艺形
式的阐释�极力弘扬的是东北底层民众 “死不了 ”的
生命意志�而不是在展览他们的苦难和低俗。她并
非以大众 “代言人 ”的姿态�而以 “小胡同串子 ”和民
间文化接受者的身份进行叙事�因此�她的言说有与
大众对话的亲近感�同时也不乏历史纵深感。孙惠
芬从农村走进城市�再从城市人的视角反观 “乡下
人进城 ”这一现象�写出了城乡文化冲突中令人震
撼的底层命运挣扎的文化图景。她的 《吉宽的马

车》、《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》、《燕子东南飞》、《致
无尽之关系》等中、长篇小说�无一不是怀着对底层
人的悲悯和哀婉、同情和理解�塑造了一个个在欲望
与追求、理想与幻灭中求生存的 “非工非农人 ”的艺
术形象�特别是那些性格复杂的女性形象如李萍和
潘桃等。

视点下移、“草根情怀 ”无疑都是当下文学所需
要的�但是仅仅作为一种文学图示那还远远不够。
如同100多年前美国妇女先驱既要 “面包 ”�也要
“玫瑰 ”一样�女性既要经济基础�也要生活质量。
新东北女性文学可贵之处在于那种置于文本深层结

构、看似不动声色的质询和探究。在解读那些 “底
层叙事 ”作品时�人们也许要问�社会转型了�经济
发展了�“娜拉 ”已经走出了家门�可随着城市化进
程步伐的加快�普通劳动妇女究竟得到了多少 “面
包和玫瑰 ”�一些乡村妇女的进城�为什么既失去了
身体资本�也丢失了自己的灵魂。这些极为现实而
相当尖锐的问题�都是女性情感倾向和思想的焦点�
在构成重要的审美特征的同时�也自然引发了多方
面的思考。

总之�“东北女作家群 ”的 “边缘意识 ”更具多重
性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�东北女作家正是以其 “边缘
性 ”引人瞩目。这种多重的 “边缘意识 ”�事实上赋
予了她们鲜明的创作特色�成为她们的创作的一种
优势。发挥这种优势�避免潜隐着的思想局限�也将
成为 “东北女作家群 ”提升自己创作的一个值得重
视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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